
2013 年第 4 期
( 总第 213 期)

学 习 与 探 索
Study ＆ Exploration

No． 4，2013
Serial． No． 213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农 民 工 消 费 能 力 研 究
孙 凤1，王少国2

( 1．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中国的城镇化已经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镇生活，其消费能力的提高对于内需的扩大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考察农民工的消费能力，了解其发展变化和影响因素，对于政府制定有效措施提高农民工
的消费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消费代表着生活方式，是社会角色转换和身份认同的表征，借助于消费
的符号功能也有助于考察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市民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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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城镇化是扩大内

需的最大潜力。中国城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数以

亿计的农民工的城镇化。农民工作为城镇化的主

体，在为城镇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通过在城镇

的发展改善自身的福利，逐步实现市民化。考察

农民工的消费能力有助于了解其在城镇化过程中

的生存发展状况，也有助于考察农民工的社会融

合和市民化程度。
关于城镇化与消费关系的理论著述颇多。早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经济学家斯密西斯就提出

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消费倾向的提

高，他认为，一方面城镇化过程可以带动对消费品

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促进流动人口收入水

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城镇化可以改变

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扩大流动人口必需品

消费的范围，推动全社会消费倾向的提高( 斯密

西斯，1942 ) 。中国学者对城镇化与流动人口收

入的关系有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普遍的观点认为

城镇化促进了流动人口消费倾向的提高( 蔡昉，

1997; 蔡思复，1999; 胡日东，2007; 李朴民，2009;

方挥振，2010) ［1］［2］; 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两者没

有 显 著 的 相 关 性 ( 范 剑 平，1999; 刘 志 飞，

2004) ［3］。
不仅城镇化带动了城镇消费水平的提高，也

带动了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刘易斯的“涓滴效

应”理论特别强调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向家乡的

汇款能够促进流出地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水平

的改善，有助于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的不平等。中

国学者在农民工的城乡消费选择问题上存在两种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少消费、多储

蓄，通过汇款回到农村消费有利于促进农村发展，

缩小城乡发展的不均衡( 赵人伟，李实，1999; 陈

宗胜，2002; 李强，2001 ) ［4］; 另一种观点认为消

费的社会意义在于其符号价值，通过消费可以实

现平等和尊严，农民工在城市的多消费、少储蓄，

更有 利 于 农 民 向 市 民 的 转 化 ( 余 晓 敏，潘 毅，

2008) ［5］。
除了城镇化这一宏观背景外，影响农民工消

费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诸多学者对于中国农民

工的研究显示，农民工的消费能力与当期收入有

着密切联系，即随着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

能力也在提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省吃俭用族，他们在服装、餐饮、通讯

产品等方面的消费理念都已经转向前卫，消费支

出占 收 入 比 重 较 高 ( 钱 雪 飞，2003; 严 翅 君，

2007) ［6］。也有学者以持久收入和预防性储蓄理

论研究流动人口的消费，认为中国农民工的流动

性和非稳定性是其基本生存状况，由此带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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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构成中暂时收入的比重较大; 农民工大多就

业于小企业，小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较差，这就

使其收入充满了不确定性; 农民工职业的门槛低，

可替代性强，这无疑也增加了其收入构成中暂时

收入的比重。农民工收入构成中较高的暂时收入

不仅影响了其消费行为而且影响了其社会融入

状况。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民工近亿

人，随着城镇化的加速，这一群体的人数还要增

加。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是目前这一群体的消

费能力有多大，未来的消费潜力有多大以及影响

其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哪些。

二、基本概念与指标测量

( 一) 基本概念

1． 私人消费与公共品消费。私人消费是由消

费者个人经济状况决定的、需要通过消费者个人

的商品购买行为而形成的消费。对于农民工而

言，私人消费既包括流入地的私人消费，也包括带

动流出地的消费。公共品消费是指集体消费或福

利消费，是由国家再分配决定的消费，如社会保

障、义务教育等，公共品消费是反映社会政策公平

与否的重要标志。
2． 已实现的消费与潜在消费。消费包括已实

现的消费和潜在的消费。已实现的消费是指当期

已经发生的购买行为和消费，即农民工的现实购

买力; 潜在的消费是指尚待被开发和挖掘的消费

能力。2011 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数

据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消费率为 47%，而同

期城镇居民的消费率为 71%。本研究对“潜在”
消费的界定，是假定农民工具有与城市居民相同

的消费率，还有多少消费能力可以挖掘。这其中

蕴涵着对农民工市民化和社会融入的预期。
( 二) 指标测量

1． 私人消费。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1 年

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调查样本量为 12． 8 万个流动人口家庭，近 11 万

个农民工家庭，涵盖 106 个城市。数据中有关私

人消费的指标有四个: 家庭在流入地的每月总支

出、过去一年家庭给老家的财物、家庭在流入地每

月的食品支出和住房支出。
2． 公共品消费。公共品消费包括的内容比较

宽泛，本次调查涉及公共品消费的指标主要是考

察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保障情况:

( 1) 城镇养老保险; ( 2) 城镇医疗保险; ( 3) 工伤保

险; ( 4) 失业保险; ( 5 ) 生育保险; ( 6 ) 城镇低保;

( 7) 住房公积金; ( 8) 农村低保; ( 9) 新农合; ( 10)

农村养老保险。
3． 影响消费的因素。本研究根据绝对收入理

论、相对收入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生命周期理

论以及人口迁移理论选择影响消费的因素，包括

收入、职业、行业、社会保障、年龄、在流入地的停

留时间、户籍等，这些相关变量在本次调查中都有

较为详细的测量。

三、消费水平与消费总量

1． 流入地已实现的私人消费。2011 年的监

测数据显示，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人均月消费水平

为 968 元，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 年中国农

民工为 1． 95 亿，以此计算，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年

消费总量为 22 651 亿元。2011 年中国全社会居

民消费总额为 133 291 亿元，农民工在流入地的

年消费总量占到全社会居民消费总额的 17%。
这一数字高于农民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13． 4% ) 。

与非农流动人口相比( 见表 1) : 第一，农业流

动人口的消费总量占全部流动人口消费总量的

81． 2%，非农流动人口占 18． 8%，农业流动人口

消费比重低于其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 85． 9% ) ;

第二，农业流动人口的食品消费总量占流动人口总

食品消费量的82． 4%，低于其在总流动人口中的比

重; 第三，农业流动人口的租房租金占到流动人口

总租金的 72%，低于其在总流动人口中的比重。
2． 流出地已实现的私人消费。监测数据显示，

农民工家庭寄给家乡的财物平均为 4 080 元。根

据家庭平均人口数2． 37人，平均每个人给家乡的财

物为 1 722 元，依据 2011 年农村居民消费率 74%，

可以得到农民工带动流出地的消费能力为2 517亿

元，占到全部居民消费支出的 2% ( 见表 2) 。
综合流入地和流出地已实现的私人消费能力

来看，农民工的年私人消费能力占到居民消费总

额的 19%，这一比例高于农民工占总人口的比例

( 13． 4% ) ，这充分说明农民工作为一股重要的消

费力量，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起着积极的推动

作用。
3． 已实现的公共品消费。中国的公共品消费

是挂靠在户籍制度上的一整套系统，是造成农民

工与城镇居民分隔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影

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民工难以

获得流入地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

和医疗保障，这使得其必须从市场上购买这种商

品和服务，而购买公共品的支出必然会挤占其私

人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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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是农民工所享有的各类社会保障比例，

不难看出农民工的公共品供给在流入地和流出地

均不高，流出地最高的为新农合( 51． 3% ) ，其次

是新农保( 11． 6% ) ，其余均不足 6% ; 流入地最高

的为工伤保险( 23． 4% ) ，城镇医保为 23． 3%，最

低为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仅为 3． 8%。这说明农

民工享有的公共品消费很低，亦说明农民工尚有

较高的潜在公共品消费需求有待满足。
4． 潜在的消费。潜在的消费能力是消费者对

当期收入或财富的利用状况。监测数据显示，农

民工家庭人均月收入为 2 119 元，人均消费为 968
元，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消费率仅为 45． 7%，2010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

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为 70． 4%，农村居民为

74． 0%，相对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而言，流动人

口的这一比例比较低，即使考虑到给老家的财物

( 7． 7% ) 这一比例，消费率也只有 53． 4%，其中蕴

藏着较大的消费潜力。
假定农民工具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消费率，

即 70． 4%，则每年农民工的消费总量将上升为

34 908亿元，在居民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将提高到

26． 2%，加上所带动的农村消费率，该比重将上升

为 28． 2%。不难看出中国农民工具有巨大的私

人消费能力和潜在的公共品消费能力，是国家扩

大内需应考虑的重要着力点。农民工的私人消费

能力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公共品的消

费能力则受到国家政策、城乡户籍制度与地区发

展不平衡的影响。不仅如此，私人消费和公共品

消费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特

别是当公共品消费资源不充分时，势必影响私人

消费能力的发挥。

四、影响农民工消费的因素

1． 收入影响消费。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

素。近年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工资

权益的制度，包括建立工资宏观指导体系、探索工

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和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强化监察执法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这些

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持续增长。
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偏

低，回归分析表明，收入每增加 100 元，农民工的

消费增长 47 元。
将农民工人均收入划分为五等份考察各收入

组的平均消费倾向，可以发现人均收入越高，消费

倾向越 低，最 高 收 入 组 为 37%，次 高 收 入 组 为

45%，中等收入组为 49%，次低收入组为 55%，最

低收入组为 67%。城市居民的相对应数据为，高

收入组为67． 67%，中高收入组为 69． 6%，中等收入

组为73． 0%，次低收入组为 79%，最低收入组为

92%。农民工平均消费倾向总体偏低( 见表 4) 。
2． 就业的稳定性影响消费。就业的稳定性往

往体现在职业上，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稳定的

职业与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将农民工的职业与收

入、支出建立关系( 见表 5 ) 可以发现，职业越稳

定，支出也越高，如国家机关、党政团体、企事业单

位负责人的家庭人均支出居首，不稳定的职业如

农林牧渔业和无固定职业者，其支出水平居末位。
3． 社会保障影响消费。社会保障直接影响着

消费者的不确定性感受。所谓不确定性是指由于

信息的不完全，而不能预知未来的准确情况。对

于农民工而言，工作和生活中处处充满了不确定

性: 工作的不稳定导致收入的不确定性; 社会保

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意外支出的不确定性; 家乡农

业收成的好坏导致老家对货币需求的不确定性;

物价的波动导致生活水平的不确定性。如此种种

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强化了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意

识，他们希望通过降低当期消费来抵御不确定性

所带来的风险。
社会保障有助于降低消费者的不确 定 性，

( 表 6) 给出了农民工在流入地享有社会保障的项

数与总支出和食品支出的关系，从中不难发现，随

着享有社会保障项数的增多，农民工在人均总支

出和食品支出上均呈现增加的趋势。这一方面说

明不确定性对消费支出有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

社会保障对消费支出具有激励和促进作用。
4． 生命周期影响消费。生命周期有不同划

分，本研究将生命周期简化为两代农民工。按老

一代和新生代划分农民工是目前学术界和政府较

为关注的划分标志。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保有农村户口在城市( 镇) 从事

非农作业的人。这些人与其父辈相比，在从业领

域、特别是在消费领域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很大的

特殊性。
表 7 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高于父辈 178

元，消费支出高出父辈 123 元; 其消费率为 47%，

高出父辈 2 个百分点; 人均食品支出高出父辈 60
元，人均月房租高出父辈 43 元，而在给老家的财

物上却低于父辈 52 元。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

的家乡观念要弱一些，更倾向于接受城市的生活

方式，具有更高的现实消费能力。然而将他们与

城市年轻人的消费行为相比，他们则具有较高的

储蓄倾向。由于他们在公共品消费上的匮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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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身份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同时他们也要

受到父辈消费行为的影响，不仅要接济家乡的父

老，而且也保留着一些传统的消费习惯。随着市

民化进程的加快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完善，

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较高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

力将被激发。
5． 地区差异影响消费。由于自然禀赋、制度

安排以及市场化进程，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是不

平衡的，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较高

的经济发展水平推动了农民工公共消费品供给的

增加。东部地区由于人口聚集也会推高生活成

本，如住房、食品等商品的价格较高。从三个地区

农民工的人均收入来看，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
部最低; 从与之相对应的支出水平看，中部地区高

于西部和东部地区; 从消费结构看，中部地区的食

品、住房支出均高于东、西部，东部地区的农民工

每月给予老家的财物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6． 社会融合影响消费。移民从流动到定居大

体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移民到达移入地，

其主要特点是向家乡汇款和预期在工作结束后返

回家乡; 第二阶段，一部分移民留了下来，并基于

血缘或地缘关系，发展出对其在新环境生存有帮

助作用的社会网络; 第三阶段，家庭团聚，长期定

居意识的产生，习惯于移入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并且与自身相同的族群和社区的发展，使其倾向

于在移入地永久定居下来; 第四阶段，移民的生存

与争取公民权与其他社会权利、法律地位的阶段。
四个阶段的完成需要较长时间的停留，本报告以

停留时间为相关变量考察家庭人口的变化及其消

费总量和人均消费水平的变化。
农民工在流入地停留时间越长，家庭人口数

越多，停留一年为 1． 97 人，停留五年为 2． 56 人，

停留十年则为 2． 79 人，停留时间越长越有助于家

庭团聚。从家庭支出看，停留时间长短对平均支

出的影响不大。尽管如此，由于家庭人口增加了，

也意味着城市生活水平惠及到更多的人，同时也

说明消费的规模效应在发挥作用。从农民工人均

给家乡的财物看，停留时间越长，给予的越少，从

停留一年的 174． 10 元下降到停留五年的141． 4元

和停留十年的 118． 1 元。

五、农民工消费的多因素比较

( 一) 私人消费函数

私人消费作为因变量以人均总支出表示; 自

变量的选择一方面依据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

另一方面引入流动时间、社会保障、新生代等具有

中国流动人口特色的变量。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得

到如下发现:

1． 收入具有决定作用。在影响人均总支出的

诸多变量中，收入的贡献最大，达到 47． 2%，表明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收入每增加 100 元，消

费支出增加 47． 2 元。
2． 代际差异影响显著。流动人口的代际差异

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达 4． 8%，即如果身份是新生

代农民工，具有比父辈更高的消费能力，在人均消

费支出的贡献更大。
3． 职业的稳定性影响消费支出。职业是收入

稳定性的代理变量，与其他因素相比，职业对消费

的影响显著，职业为管理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更

高，依次是技术人员和白领，蓝领和无固定职业者

较其他职业者的消费倾向更低。
4． 公共消费对私人消费影响显著。公共消费

的代理变量为社会保障享有数量，在流入地每增

加一项社保，将促进人均总支出增加 0． 5%。
5． 地区差异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显著。与流入

到东部地区的人相比，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消费

支出增加 2． 4%，中部减少 3． 1%。
6． 行业差异对消费的影响显著。与其他行业

相比，在 生 产 部 门 就 业 的 农 民 工 消 费 将 减 少

3． 6%，而在生活服务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消费将增

加7． 6%，在生产服务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消费将增

加 1%。
7． 户主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影响显著。户主

是男性的较女性的消费支出高出 2． 3%，户主为

大学毕业，其消费倾向较小学毕业高出 8． 5%、比
高中毕业高出 7． 1%、比初中毕业高出 1． 9%。

( 二) 公共品消费函数

公共品消费是以农民工在流入地享有的社会

保障作为因变量，该变量为二分变量，以享有一项

及以上的社会保障为 1，不享有任何社会保障为

0，建立 logistic 模型。对于自变量的选择包括: 收

入分层、来本市时间、职业类型、地区差异、新老生

代农民工、行业、受教育程度。建立 Logistic 模型

得到如下发现:

1． 收入越高，享有公共消费品的可能性越大。
与最高收入阶层相比，次高收入阶层是其 0． 98
倍，中等收入阶层是其 0． 92 倍，次低收入阶层是其

0． 68 倍，最低收入阶层仅是其 0． 52 倍。基于收入

不平等基础上的公共品消费供给的不平等会产生

“马太效应”，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的程度。
2． 职业越稳定，享有公共消费品的可能性越

大。与其他职业相比，管理人员的公共品消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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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1 倍，专业技术人员是 2． 21 倍，办事人员是

3． 1倍，商业服务人员是 0． 95 倍，农林牧渔业人员

是 0． 81 倍，生产运输工人是 1． 7 倍，无固定职业

者仅为0． 42倍。公共品的基本职能就是作为社会

安全网用于抵御个人生活中的风险，数据分析显

示，越是风险大的职业，所能消费的公共品越少。
这一结果说明中国公共品提供的人群和服务方向

存在问题。
3． 中部地区享有的公共消费品可能性大。与

东北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享有的公共消费是 1． 08
倍，中部地区是 2． 12 倍，西部地区是 1． 38 倍。东

北部地区由于不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去向，在对农

民工公共服务的提供上相对较弱。
4． 在流入地停留时间越长，享有公共品的可

能性越大。在流入地停留时间每增加一年，享受

的公共品消费的可能性增加 4． 5%。事实上，许

多公共品消费的准入门槛都是以农民工在流入地

的停留时间为依据的。
5． 受教育程度越高，享有的公共品消费的可

能性越高。与大学以上学历相比，小学及以下学

历农民工的公共品消费仅是其 0． 15 倍，初中毕业

是其 0． 25 倍，高中学历是其 0． 50 倍。学历越高，

社会保障供给的可能性越大。
6． 行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享有的公共品消

费的可能性越高。与其他行业相比，采掘业是其

4． 6 倍，制造业是其 2． 4 倍，电煤汽水是其 2． 2
倍，金融保险是其 2． 03 倍，党政机关是其 2． 3 倍，

交通运输业是其 1． 11 倍。但批发零售业仅是其

0． 55 倍，住宿餐饮业是其 0． 77 倍，建筑业是其

0． 87倍。从行业的比较中不难发现，生产组织化

或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享受公共品消费

的可能性越大。农民工所从事的流通服务业大多

是个体从业者或小商小贩，从事的建筑业大多是

临时组成的施工队，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政府很

难对分散的个人进行有效的公共品供给。
7．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生代农民工在公共品消

费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五、合理引导和提高农民工消费能力的对策

1． 挖掘农民工的消费潜力。中国农民工拥有

巨大的私人消费能力，不仅拉动了流入地的经济

发展，而且改善了留守家庭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城

乡一体化发展。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尚

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待开发，这一方面取决于对农

民工公共消费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取决于农民工

收入的增长机制和就业的稳定性。

在考虑农民工消费潜力时，应将其作为一个

特殊的消费群体看待，因为农民工的市场既不同

于农村市场的封闭和难以启动，也不同于城市市

场的开放和难以管理。刚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的

消费支出比较简单，主要集中在食品、住房、交通、
通讯领域。但由于他们经常接触城市的消费文

化，其消费方式也是不断升级和跳跃式发展的，尤

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其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身份

认同色彩，因此加强其消费教育，引导他们健康、
文明、科学和理性的消费尤为重要。

2． 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与市民化。中

国农民工的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尚有巨大的消

费空间有待填充。对农民工公共消费品的供给不

仅是社会公平的体现，而且有助于扩大内需，激励

农民工的私人消费。中国目前对农民工的公共品

供给存在“马太效应”，如收入越高，供给越多; 职

业越稳定，供给越多; 地区越发达，供给越多; 行业

组织化程度越高，供给越多。公共品的供给是国

家财富的再分配，应该起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

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因此国家在加大对农民工公

共品消费供给的同时，应改善供给结构，明确供给

对象，通过加强社会管理和培养社会组织进行有

效实施，做到应保尽保。另外，由于农民工存在巨

大的公共品消费缺口，在短期内达到与城镇居民

相同的福利消费是不现实的，政府应考虑如何引

入私人资本来增强对农民工公共品的供给，为其

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服务。
3． 倡导农民工承担家庭保护和供养责任。农

民工研究及其政策导向经历了从生存论到身份论

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社会融合、身份认同、市
民化成为关注视角，而其在流入地的消费也成为

反映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标志。然而从城乡

发展和地区发展来说，农民工向家乡的汇款或候

鸟式的消费模式有助于抑制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

不均衡，不仅提高了留守家庭的生活水平，而且改

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对于解决农村老龄化

问题也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我们认为，城市

化的发展不能仅以消费多少为目标，必须担负起

农村家庭养老的重任; 人口流动也不能仅以经济

动因为目标，必须担负起家庭保护、家庭供养和家

庭教育的职能。
在中国目前地区间财政转移支付还不健全的

情形下，市民化过程中的消费增加必然会减少对

农村的支持。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有三点: 一是加

大对农民工的公共消费品供给，以使他们释放更

多的资源以供在城乡之间分配; 二是建立健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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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和乡城间劳动力转移的补偿机制，将农民工

作为人力资本，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

补偿; 三是应该鼓励农民工私人消费的反哺父老

和回馈乡里行为，以缓解因城镇化和人口流动所

带来的农村养老问题，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4． 建立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完善收入分配

政策。收入是决定消费能力的重要变量，收入每

增加一个单位能够带动支出增加 0． 47 个单位。
近年来农民工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这也推动了

其消费支出的增加。然而消费不仅要受到当前收

入增长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收入预期的影响，只有

稳定的收入增长率才会带来稳定的收入预期，进

而会带来稳定的消费增长率。因此，政府一方面

要建立农民工收入增长与 GDP 增长的长效关联

机制; 另一方面要关注农民工收入分配的两极分

化程度，通过完善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建设和健

全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制度来缩小收入分配差

距，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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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民工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

户口性质
户籍比例

( % )
月人均支出

( 元)
年消费总量

( 亿元)
月人均食品

( 元)
年食品消费总量

( 亿元)
月人均租房

( 元)
年租房总支出

( 亿元)

农 业 85． 9 968 22 950 470 11 143 237 5 619
城 镇 13． 7 1 405 5 313 630 2 382 448 1 694
总 计 99． 6 1 028 28 263 492 13 525 261 7 313

表 2 农民工带动流出地的消费能力

户口性质
人口比例

( % )
年家庭给家乡

财物( 元)
家庭成员数

( 人)
人均给家乡财物

( 元)
消费率
( % )

带动流出地的
消费( 亿元)

农业 85． 9 4 080 2． 37 1 722 74． 0 2 517
城镇 13． 7 4 608 2． 31 1 994 70． 4 442
总计 99． 6 4 152 2． 34 1 759 2 959

表 3 流动人口享有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 ( 单位: % )

家乡享有的社会保障 当地享有的社会保障

有 无 不清楚 有 无 不清楚

城镇养老 1． 8 94． 9 3． 8 19． 7 77． 7 2． 6
城镇医保 5． 7 90． 5 3． 8 23． 3 74． 1 2． 6
工伤保险 1． 6 94． 2 4． 2 23． 4 72． 8 3． 8
失业保险 0． 6 95． 6 3． 8 11． 2 85． 4 3． 4
生育保险 1． 2 94． 4 4． 4 8． 3 88． 0 3． 7
住房公积 0． 3 95． 6 4． 1 3． 8 92． 8 3． 4
城镇低保 0． 3 95． 8 3． 9
农村低保 3． 2 91． 9 4． 9
新农合 51． 3 41． 5 7． 2
农村养老 11． 6 82． 7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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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1 年各收入组的收入与支出情况 ( 单位: 元)

人均收入分组 人均收入 人均支出 人均食品支出 人均租房 家庭月给老家

最低收入组 800． 87 535． 26 279． 93 121． 63 138． 85
次低收入组 1 346． 48 742． 29 382． 31 164． 87 228． 56
中等收入组 1 850． 83 913． 93 466． 27 214． 72 333． 54
次高收入组 2 375． 79 1 064． 02 536． 50 251． 63 455． 18
最高收入组 4 489． 08 1 662． 56 722． 39 475． 40 596． 27
总 计 2 119． 03 967． 76 470． 39 237． 02 339． 82

表 5 农民工的职业与收入、消费 ( 单位: 元)

主 要 职 业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人均支出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3 442． 77 1 455． 50
专业技术人员 2 567． 04 1 078． 29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2 483． 00 1 120． 78
商业、服务业人员 2 232． 53 1 109． 76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1 434． 98 609． 92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2 088． 37 880． 34
无固定职业 1 444． 13 706． 31
其他不便分类的从业人员 1 920． 55 925． 51
总 计 2 200． 30 985． 70

表 6 流入地农民工享有的社会保障与收入和消费 ( 单位: 元)

流入地享有的社会保障项数 家庭人均支出 家庭人均食品

0 951． 99 453． 36
1 935． 27 480． 27
2 988． 73 491． 85
3 1 014． 03 506． 41
4 1 049． 59 541． 08
5 1 043． 55 529． 83
6 1 133． 54 565． 51

平均 967． 76 470． 40

表 7 新老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与支出比较 ( 单位: 元)

新老生代 人均收入 人均支出 人均食品支出 家均租房 家庭月给老家

80 前 2 030． 62 909． 39 440． 80 216． 17 365． 45
80 后 2 208． 21 1 026． 63 500． 25 259． 03 313． 97
总计 2 119． 03 967． 76 470． 40 237． 02 339． 82

［责任编辑: 房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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